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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园里，矗

立着一座标志性建筑“四重门”，象征着

该校 70 余年来从北京地质学院、湖北地

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到如今中国地质

大学的发展之路。

广场前石碑上镌刻的“四重门”由中

国地质大学老校长赵鹏大院士题名，值得

注 意 的 是 ，“ 门 ” 字 的 笔 画 多 了 一 个

“丶”。

不少同学跑去赵鹏大的微博留言：

“赵老师，‘门’字为什么多了一点？”赵

鹏大回复：“门要多一点，拔要少一点。

自己找门，自己成长。”

这位“最潮老校长”早在 2010 年便

开通微博，发布内容 2300多条，收获 4.4
万余名粉丝。与学生讨论宿舍装修、呼吁

教学楼节电、闲暇时“晒娃”、遇到关注

者还“互粉”……腰杆笔挺、精神抖擞的

赵鹏大院士总能和年轻人聊得来，没有人

会想到这是一位已到鲐背之年的长者。

无论发微博、做科研还是当校长，赵

鹏大都信奉 16 个字：选好方向，逆境而

上，完美为本，勤奋为纲。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捧回国际

数学地质最高奖“克伦宾奖章”的亚洲第

一人；担任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长长

达 22 年，带领学校实现从单科型院校向

综合型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赵鹏大

始终围绕 16字箴言笃行不怠。

回望人生的成长经验，如今 92 岁高

龄的赵鹏大院士依然记得多年前在北京大

学演讲时提到的观点——“你能做到的事

情只有不超过 5%的人能做到，做的优异

程度只有不超过 5%的人能达到，这个时

候才能获得成就感”。

少年时代顽强求学 艰苦
的日子为日后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1年 5月，赵鹏大出生在辽宁抚顺

的一个普通铁路职工家庭，出生后不到 4
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父亲不愿做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便

带着妻子、大儿子和尚在襁褓中的赵鹏大

南下入关，一路辗转到四川才勉强安定下

来。

小学阶段，赵鹏大就萌生了对地质现

象的好奇心。

四川矿产资源丰富，矿井众多。重视

实践的自然课老师曾带着同学们下到煤矿

参观，当看到黑色的煤炭源源不断地从地

底开采出来，赵鹏大觉得十分神奇。

他还参观过盐井和火井，观察卤水制

盐的过程，甚至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运

输卤水的竹管道，这给年幼的赵鹏大带来

很大的震撼，探索地质奥秘的种子也在心

中悄然扎根。

12 岁时，赵鹏大离开父母，来到位

于四川威远静宁寺的东北流亡中学，住校

读初中。当时，吃饭没有蔬菜，就用辣椒

粉和盐粒拌饭，有时还必须忍饥挨饿。

虽然求学条件艰苦，但每一位教师都

很优秀，不少授课教师都是从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流亡至此的大学教

授，承担着外语、数学、生物、化学等基

础课程的教学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

“奢侈”的享受。

学校的半军事化管理给赵鹏大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被子要像豆腐块一般，棱角分明，铺

平叠好；每个人床下有一个装衣服的竹

篮，必须摆放整齐；一日三餐必须在喊

完“立正、稍息、开动”之后才能动筷吃

饭……

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哪里有学校”

成为赵鹏大一家逃难路上考虑的首要问

题。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始终不让

两个孩子辍学。从小学到高中，赵鹏大先

后换了 9所学校。

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在战乱中顽强

求学的经历，赵鹏大感慨，正是那些艰苦

的日子，培养起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吃

苦耐劳的精神和敏捷、细心、有序、准时

的好习惯，为日后的科研人生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后来，兄弟两人先后考入北京大学，

哥哥就读于政治系，赵鹏大就读于地质

系。一个四处逃难的普通家庭培养出两个

北大学生，堪称奇迹。

1948 年高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赵

鹏大一度为“选择哪所大学”的问题犯了

难。当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得厉害，

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在内的私立高

校，都开出了不菲的“学费”——20 袋

面粉，长期流亡的赵鹏大家根本拿不出这

么多粮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等公立学校则不用掏学费，加上赵鹏大

从小就对地质感兴趣，便坚定地填报了北

京大学地质系，这样一来，既不给家里添

过多的负担，又兼顾了自己的学习兴趣。

起初，家人对这一决定并不理解。母

亲认为搞地质四处奔波、风餐露宿，“跟

乞丐差不多”。父亲则深受抗日救国思潮

的影响，希望哥哥能“政治救国”，学习

政治，赵鹏大则要“军事救国”，报考军

校。爷爷甚至认为地质学是“看风水”，

质疑他“为什么要当个风水先生”。

唯独哥哥支持他的选择。“北大地质

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强、条件最好，一个

系还独有一栋小楼呢。”就读于北京大学

政治系的哥哥帮忙劝说家人。

就这样，赵鹏大坚持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当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在全国招录的

12名新生之一。

在北大校园明确人生的
“两个方向”

从小就对地质感兴趣的赵鹏大，进入

大学后仿佛“如鱼得水”。

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宽松、自由，鼓

励创新、冒尖。大学前两年，赵鹏大就超

前自学了不少高年级的课程，还阅读了大

量地质期刊。

利用课余时间创作科普文章是他的一

件乐事。

每写好一篇文章，赵鹏大就会和几位

同学一起，装好信封，贴上邮票，向 《新

民晚报》《长江日报》 等各大报纸投稿，

一段时间后，被录用的文章还会收到报社

寄来的微薄稿费。其间，赵鹏大还为自己

取了一个笔名“桥”，有时写作“木乔”。

几位同学还常常相互“比赛”，看谁

写得好，发表得多。如果发表了，就赶快

互 相 告 知 “ 文 章 ‘appear （出 现） ’

了”，如果没发表，就是“disappear （消

失） ”了。

就这样，赵鹏大在报纸杂志上陆续发

表了《漫谈湖泊》《化石的故事》《煤》《石油

的成因》等数十篇科普文章，一来二去，自

己的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还多次被邀

请到新华广播电台进行公开朗读。

多年后回望这段经历，赵鹏大认为，

大学 4年养成的勤于写作的习惯，让自己

受益一生，“要想写好文章，就要勤于动

脑、勤于阅读、勤于动手，这些好习惯是

相互关联的”。

北大地质系创建于 1909 年，大师云

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地质

学家孙云铸担任系主任，王烈、潘钟

祥、王鸿祯、马杏垣等知名学者都曾在

地质系任教。

那时系主任孙云铸 50 岁出头，个子

不高，曾在英国留学，讲授古生物学课程

时，不时穿插英国的风土人情和趣事逸

闻，让人大开眼界。马杏垣先生讲授 《普

通地质学》课程，幽默诙谐，上课时板书

总是写得工工整整，给赵鹏大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当时，新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地

质专业的参考书以英美等国出版的英文专

著为主，很少有中文教材，甚至连微积分

算题、分析化学写报告，都要求用英文来

写。加之教师上课进度快、难度大，这就

给同学的自学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地质系有一间独立的图书室，赵鹏大

常常在课后找来英文教材阅读，在一点点

锻炼英语能力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直到现在，赵鹏大依然感念，大学时

期读过的 《沉积岩》《矿物学》《普通地

质》等国外专著为自己后来的科研工作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自然科学相关书籍，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 等“进步书籍”也成为赵鹏大的爱

好，这给他的思考方式和认知视野带来了

很大影响。

课堂学习之外，野外科考也是地质专

业的必修课。

直到现在，赵鹏大依然清晰记得在甘

肃玉门油田实习时的“惊险一幕”。

1950 年，读大二的赵鹏大跟随马杏

垣老师实习，赵鹏大和一位同学爬上了海

拔约 4000 米的祁连山，眼看着不远处还

有一座山丘，两人估摸着距离不算太远，

便打算一鼓作气翻过去。可是，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度，每走几十米都会气喘

吁吁，没过多久，两人的体力就消耗大

半。眼看着天色渐晚，集合时间临近，两

人决定放弃前进，从一侧下山。

意料之外的是，下山路上峭壁连接着

冰川，只能踩着冰川的窟窿一点点下滑，

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身后的悬崖。就这样，

在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情况下，两个人摸

着夜色在缝隙中向山下走去，到达山脚时

已是夜里 9点多。随行的马杏垣先生和同

学很是焦急，都为他们捏了把汗。

后来，赵鹏大还把这次惊险的考察经

历，整理成 《祁连山遇险记》一文，在北

大校报上发表。

持续近 3个月的野外实习中，马杏垣

先生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绘制地质剖面

图时，马先生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自西

向东出发，另一组则自东向西，绘制完成

后，两组再相互对照，发现问题。

在玉门油田，赵鹏大第一次接触到

测井 （一种油田勘探时的勘测方法，通
过物探方法测得自然电位、电阻率等数
据，进而预测油层的分布位置——记者
注）。后来回到校园，赵鹏大还第一次体

验了“当老师”的感觉，将自己通过实

践操作总结出的研究体会，分享给低年级

的学生。

在北大求学期间，赵鹏大还听过许多

“名师大咖”的讲座：朱光潜先生讲美

学、季羡林先生讲东方语言学，也见过校

长胡适穿着一身西装，文质彬彬地与同学

探讨货币贬值的问题。此外，还有毛主席

的老师徐特立先生，陈毅、彭真、肖华等

开国将军，龚澎、乔冠华等外交官，都曾

受邀到北大讲学。

“了解形势，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激励斗志”，赵鹏大曾用 16个字来概括大

学时听讲座对自己的影响。他反思道，现

在很多大学很少请各行各业的大师来作报

告，社会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学生也失去

了许多学习的机会。

多年后，赵鹏大和青年学子交流时，

总结提出了自己求学北大期间确立的“两

个方向”：一是在 1952年毕业前夕，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决心为人民事业、

为祖国事业奋斗终生的“政治方向”；二

是在北大地质系 4年的求学经历，使自己

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野外实习的本

领，确立了钻研一生的“专业方向”。

“选好方向，就是政治方向和业务方

向一定要选好，这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起

点。”赵鹏大院士说。

“优秀的矿床学家必须跑
上500个矿床”

1952 年大学毕业后，赵鹏大一心想

着响应国家号召，到艰苦的地方为祖国找

矿。当时，西藏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各方

面条件非常艰苦，赵鹏大的第一志愿就是

“去西藏从事野外地质工作”，但组织上没

有同意他的申请。

也是在那一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

为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北京地质学院应运

而生，急需大批人才。就这样，赵鹏大被

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参加建

院工作。

1954 年，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赴苏

联留学，赵鹏大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攻读矿产普查勘探研究生学位，师从著名

地质学家雅克仁教授。雅克仁教授对赵鹏

大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矿床学家，

必须跑上 500个矿床！”

赵鹏大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里。留苏期

间的 7 个寒暑假里，赵鹏大没有游山玩

水，而是啃着自带的黑面包，跑遍苏联境

内的几十个矿床。他去过世界著名成矿带

乌拉尔、乌克兰、外贝加尔，也到过冰雪

足有膝盖深的北极圈内，考察科拉半岛。

由于常年奔波，赵鹏大患上了髌骨软

化症，最严重时甚至不能正常行走，两条

腿的粗细也不相同。医生劝他抓紧做手

术，赵鹏大却不肯，“做了手术我就没办

法工作了”。

“你是登山运动员？”医生问。

“不是，但我的工作必须要爬山。”赵

鹏大说。

后来，赵鹏大仍强忍剧痛带领学生到

云南个旧锡矿区进行生产实习和科研工

作。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坚持锻炼、坚持

走路，腿疾逐渐得以缓解。

赵鹏大还由此总结出一套“养生秘

诀”：最好的大夫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

走路，最好的疗法是自愈，最好的补品是

坚韧。

1957年 11月 17日，这一天让赵鹏大

终生难忘。

那天，毛泽东主席到访莫斯科大学，向

中国留学生语重心长地讲出了那句经典名

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

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

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一刻，站在队列中的赵鹏大激动难

抑。这也更坚定了他刻苦钻研、做出一番

成绩的决心。

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赵鹏大发

现，当时国内外的矿床勘探工作都缺乏定

量研究，学者大多从矿床勘探类型的划

分、勘探网度的选择、合理勘探程度的确

定等角度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是定性

描述和经验判断，这大大降低了矿床普查

勘探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科学性和作为一

门应用学科的可操作性。

因此，赵鹏大把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床

地质研究定量化作为研究生论文的首选方

向，此后，对“数学地质”领域的开拓也

萌芽于此时的探索。

适逢全国大炼钢铁，北京地质学院号

召师生参与“全国找矿”。赵鹏大一边参

与教学，一边负责找矿。他被任命为福建

地质大队队长，在福建开展地质填图和找

矿工作。此后几年间，赵鹏大多次南下福

建，首次提出“区域勘探评价”的概念，

从大区域角度研究矿床勘探程度、勘探经

济及合理勘探程序。

1960 年，赵鹏大参加了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也是在这一年，

29 岁的赵鹏大晋升为北京地质学院最年

轻的副教授，成为国内首位招收矿产普查

与勘探学研究生的导师。

赵鹏大常说：“对于做地质的人来

说，在办公室里是做不出成果的。”此后几

十年，赵鹏大几乎走遍了国内各大矿床，

虽然没有到 500个，但也有二三百个。

带学生时，赵鹏大将雅克仁教授对自

己的嘱托传承了下去，他曾对学生说：

“地质这门学问，类似于大夫，只有病理

临床诊治多了，才有类比的余地，开出恰

当的处方。”

1990 年夏天，年近花甲的赵鹏大带

领学生深入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野外勘

探。盛夏的罗布泊，正午气温超 50℃，没有

水源和树荫，连飞禽走兽都不见踪迹。队员

们洗脸、刷牙只能依靠卡车运来的一车水，

接在饭盒里轮流使用，中午太阳高照，便躺

在卡车底下，获得片刻阴凉。

赵鹏大勉励大家，“搞地质工作就是

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才有可能找到矿”。

终于，在赵鹏大的带领下，考察队征服了

这片“死亡之海”，在北部地区发现了数

条铜镍矿带。

直到 82 岁时，赵鹏大依然亲赴云南

一处钨矿进行野外考察，坚持下矿井指导

工作。

赵鹏大认为，科研应该有鲜明的实践

导向，一方面是指科研的数据和成果要从

实践中来，搞地质的人，首要条件就是要

不怕吃苦，勇于实践；另一方面，科研成

果要为生产服务，致力于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判断研究成果好坏的第一标准是要看

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能受到生产部门

的接受和欢迎；其次才是深化理论研究，

撰写学术论文。

赵鹏大注意到，近年来，许多青年科

研工作者受缚于所谓的“考核标准”，不

得不“躲进小楼成一统”，实验做了很

多，论文发了不少，却解决不了社会生产

中的实际问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人生的成就感在于不断
向“前5%”发起挑战

“从不拘泥于已有学术的束缚，善于

在融合之后形成自己的新思维。”这是

2022 年在赵鹏大院士从教 70 周年座谈会

上，一位教授对他的评价。

回望赵鹏大院士治学、从教的人生历

程，“创新”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1958 年，赵鹏大从苏联学成归国，

重新回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学岗位。他参

与改写“矿产普查与勘探”的中文教材

时，没有一味遵循苏联教材的既定框架，

而是重新编写了几大新的章节，其中有许

多章节的内容都是赵鹏大独创，连苏联的

原版教材也没有。

后来，他在国内率先提出，用数理统

计的方式研究矿床合理勘探手段及工程间

距，在我国开展矿产资源定量预测，这比

国外学者提出类似方法早了 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鹏大的正

常工作被迫中止，他来到农村，被安排

去打扫厕所。从当时在国内小有名气的

地质学者，一夜之间成为扫厕所的“清

洁工”。

赵鹏大想到，过去人们用厕所，总嫌

弃又脏又臭，现在轮到自己扫厕所了，为

什么不能进行一些改变？他要求自己，一

定要把厕所扫到最干净，还从家里拿来碱

面，每天把玻璃、地板、大便池、小便池

擦得干干净净，几天下来，厕所一点异味

也没有了。

“文革”后期，赵鹏大的工作逐渐恢

复正常，科研干劲儿更加充足。

1974 年，安徽马鞍山铁矿遇到了钻

孔岩心采取率低、设备面临报废的风

险，技术人员找到赵鹏大求助。原来，

按照当时的规范要求，钻孔的岩心采取

率不得低于 75%，才能用于储量计算，

而当地勘探队的很多钻孔都无法达到这

一标准。

赵鹏大了解情况后，当即质疑了“标

准”的合理性，他运用数理统计中的方差

分析方法进行精确计算，最终得出钻孔岩

心采取率只需达到 40%即可正常使用的结

论，避免了大量钻孔直接报废的情况。

带着“定量化”这一研究志趣，赵鹏

大先后在江苏、安徽、湖北、内蒙古、云

南、新疆等地的矿区开展了不同比例尺成

矿定量预测工作。在吸取国外先进理论和

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矿床

统计预测”的基本理论、准则和方法体

系，并以此为内容，编写教材和专著，开

设相关课程，在国内首创“矿床统计预

测”这一全新的学科方向。

此后，他的学术思想逐渐被世人所

知。1989 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赵鹏大宣读了 《矿

产定量预测的基本理论、基本准则和基

本方法》 报告，这也是他在国际舞台

上，首次将“数学地质”的研究系统地

公之于众。

1992 年，在第 29 届国际地质大会

上，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授予赵鹏大国际数

学地质领域的最高奖“克伦宾奖章”，赵

鹏大成为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协会主

席麦坎蒙博士还将赵鹏大称为“中国数学

地质之父”，“赵鹏大教授在数学地质领域

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带头人的长期经历

和对数学地质的杰出贡献，使他荣获克伦

宾奖章当之无愧”。

此外，赵鹏大在矿体地质及矿体变化

三要素、成矿预测三理论、“三联式”成

矿定量预测及数字找矿模型建立、非传统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作出了大量

开创性的贡献。

进入 21 世纪，随着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赵

鹏大又敏锐地提出“数字地质”的概念，

探索出成矿预测大数据平台、“云找矿”

服务系统等全新的研究方向。他指出，在

大数据时代，任何科学都离不开数据，而

“数字地质”就是地质科学的数据科学。

赵鹏大总结，人生的乐趣在于发现。

无论大小巨细，新发现都是有价值的，在

学术研究中更要崇尚创新，强调求异，力

争做一些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他认为，

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感应该是，“你做到

的，别人很难做到”或“你能做到的优异

程度，别人很少能达到”。也就是说，这

种成果不论从国内外还是业内外来看，都

应处于“前 5%”的位置。

“你办了别人很难办到的事，取得了

别人很难取得的成果，经历了别人很难经

历的事，这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感。”直

到现在，赵鹏大常常跟自己指导的博士生

讲，哪怕开一个很小的组会，也不能人云

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思维，“敢于讲一

点别人没有讲的东西”。

当了 22年大学校长，培养出近 170名
博士，赵鹏大最看重能吃得了苦，又敢于

创新的年轻人。

担任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长期

间，他曾提出“五强”的人才培养理念，

即：爱国心和责任感强、基础理论强、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强、计算机和外语能力

强、管理能力强。赵鹏大认为，“五强”

的理念在今天依然适用，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当今时代对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呼

唤尤为强烈。

时至今日，92 岁的赵鹏大依然保持

着 每 天 “6 小 时 睡 眠 ”“600 字 日 记 ”

“6000 步走路”的习惯，“静中有动，紧

中有松，苦中求乐，名利无争”是他独特

的人生哲学。他用亲身经历勉励青年人，

永远不要满足现状，不因小小的成绩而自

满，也不因暂时的困顿而沉沦，学无止

境，勇攀人生的高峰。

赵鹏大院士：

人生的成就感在于不断向“前5%”发起挑战

□ 张子航 雷 宇

赵鹏大院士92岁了，他曾被媒体称
为“最潮老校长”。高龄和“潮”这两个看
似矛盾的字眼为什么集于一人身上？他

“潮”在何处，又因何而“潮”？
一件时尚polo衫，搭配浅灰色休闲

裤、白色运动鞋，身姿挺拔，这是赵鹏
大院士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完全看不
出这是一位已到鲐背之年的长者。记
者心里暗念：“‘最潮老校长’的称呼果
然名不虚传。”

聊得越深，越能感受到赵鹏大院

士的思维之“潮”，态度之“潮”——他勤
于记录，善于思辨，日积月累，总结出一
套自己凝练的“人生哲学”：面对健康，

“静中有动，紧中有松，苦中求乐，名利无
争”是他的养生之道，此后又发展出“保
持健康体年轻态十诀”“自健自医之道十
诀”；面对工作，他总结出阅读、写作、思
考“三勤”，教学、科研、咨询“三事”，专

题、总结、回忆“三写”，勤奋、量力、公益
“三需”；即使面对“死亡”这般常人讳莫
如深的话题，他也乐于分享自己眼中“活
的哲学”与“死的哲学”……

赵鹏大院士欣然向记者展示自己多
年来记录的随笔和总结的观点，厚厚几
大本。字里行间都在告诉我们，面对世
间的一切，眼前的这位长者活得无比通
透。有超然的创新，也有不渝的坚守，有
享受生活的达观，也有直面人生的勇气，
如此方能在生命的海洋里弄潮搏浪，永
立“潮”头。

“最潮老校长”的人生哲学
手 记

①2019年 1月，赵鹏大院士在华人教育家大会上。 ②1996年，赵鹏大在新疆罗布泊野外工作。 ③2005年，赵鹏大在加拿大参加数学地质年会后进行

地质考察。 ④2010年，赵鹏大在老挝进行野外地质考察。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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